














义手法等, 驾驭其细腻敏感的语言艺术, 将探索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 发掘那些貌似
平凡甚至平淡内容的深刻内涵, 揭示那些生活场景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她的现代性写作技巧开
创了 20 世纪短篇小说的新风; 她的女性细腻的情感赋予作品强大的感染力和艺术魅力。曼斯
菲尔德认为:“一个短篇故事应该是一块只有生活真实的璞玉, 而不是芜杂的顽石; 应该通篇白
壁无暇, 而不应该有丝毫虚假感情的瑕疵”。②《白丽尔小姐》(M iss B rill) 即是这样一块精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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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om n iscien t po in t of view )。《白丽尔小姐》自始至终是用第三人称叙述, 但视点不同, 开头
是用叙述者自己的视点引入故事, 随后视点转换成人物的视点, 叙述者选择有限制地只溶入主
人公的内心, 只用她的思维方式和语气来叙述, 只通过她的眼光来观察, 时而外界情景, 时而内
心独白, 客观的描写与主观的外露相互交替。小说叙述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点”( lim ited th ird




是以离散的方式散落在字里行间, 朦胧隐晦。比如小说开头一段中的“公园”用法语“Jard i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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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的内心丰富的情感。比如在白丽尔小姐视觉屏幕中的草地景象—— 络绎不绝的过往行
人, 卖花的年老乞丐, 篱笆旁嬉闹的孩子、蹒跚学步的幼童和他那“像小母鸡”似的母亲等; 又如
白丽尔小姐视觉屏幕前经过的走马灯式的动态画面——成双成对的幸福男女、手牵毛驴的农
妇、苍白冷漠的尼姑、华丽傲慢的贵夫人、戴貂皮小圆帽的下等娼妓等, 一个接一个的画面, 成







时,“传来一段柔和的长笛吹奏曲 —— 太美了! —— 一连串活泼轻快的降音, 她抬起头, 微笑
了”。⑤柔和欢快的音乐折射出白丽尔小姐愉快轻松的心境, 这每周一次的公园之游成了她唯
一的快乐。当白丽尔小姐注视着草地上富有生活气息的景象, 观看过往行人, 遐想联翩时, 乐队
吹奏起“T um - tum - tum tidd le- um T iddle- um ! T iddle- um ! T um tidd ley- um tum ”。⑥这
一系列富有节奏的象声词, 生动地衬托了主人公对生活节律的想象, 象征着白丽尔小姐融入社
会参与生活的渴望。当白丽尔小姐看到那年老珠黄的娼妇受到那绅士的冷酷拒绝时, 乐队演奏
的旋律是伤感缠绵的, 伴奏的鼓乐重复地敲击着“T he B ru te! T he B ru te!”⑦; 似乎在哀叹那女
人的无奈, 谴责那绅士的粗鲁。 (饶有意味的是作者使用的象声词“b ru te”同时具有“畜生”“残
忍”的字面意义。) 当白丽尔小姐被周围的一切所感染, 憧憬自己就是人间舞台的一个角色, 乐
队开始了又一轮新的演奏, 音乐“那么柔和温暖, 阳光般明媚, 让你也想跟着歌唱。曲调越来越
高, 白丽尔小姐觉得只须过一会儿, 所有在公园里的人, 所有的人就要一起齐声歌唱了!”⑧乐
曲的美妙和高昂象征着白丽尔小姐对人世和谐、真情、宽容的向往和信心。这种音、景、心的融




世界, 产生了一种认同的一体感时; 正当她沉浸在这种顿悟带来的籍慰和满足, 觉得自己, 以及
其它那些坐在长凳上的孤寂的老人们就要加入这人生的大合唱时; 正当她眼里噙着泪花, 朝着
周围所有的人微笑时, 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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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嘎然而止。白丽尔小姐所有的美好想象、向往和陶醉也在这一刻停滞了, 如同自由飞翔于
蓝天的小鸟一下子折断翅膀跌落尘埃; 一分钟前, 她还满怀共享人间温情的欢乐, 此顿时烟消





她经过面包店, 一直回到了家, 爬上楼梯, 径直走进自己那间黑洞洞的, 像是个食
橱的小房间, 在红色的鸭绒床罩上坐下, 坐了好一会儿。那围脖的盒子还搁在床上。她
匆匆地取下围脖, 匆匆地, 连看也不看一眼, 就把它放到盒子里去。βκ
这个结尾, 没有言语的修饰, 没有动情的感慨, 朴实无华, 含不尽之情于言外, 使读者深切感受
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冷漠和关系的畸形, 完全否定了人间沟通的可能性。“孤独感”和人际的




识流手法, 这比乔伊斯在《尤利西斯》(1922) 里及吴尔夫在《达罗卫夫人》(1925) 里运用现代派





对吴尔夫的重视和研究远多于曼斯菲尔德, 原因之一也许是曼斯菲尔德在正当年华的 35 岁时
过早地离开人世。英国文学史应该还给曼斯菲尔德应有的地位, 这才显得公平。应该说这两位
同时代的女作家在小说的实验和创新上, 以其与众不同的女性的细腻清新的表达, 艺术技巧的
精湛和全新的艺术风格, 掀开了 20 世纪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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